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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

 

弹唱锁骨的人 
 

薛雨晴 

（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） 

 

序  曲 

 

在枯瘦的西风中，熔金般的落日让人一瞬间有春日的幻觉，哥

特式的教堂刺破圆融的天穹，蜿蜒的河畔旁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木坛

花，白玉拱桥在汨汨的流水上面酣睡，集市的喧闹声像礼花一样升

腾。 

在穿梭的人群中，有叫卖首饰的老妇人、面前摊着破旧的看不

出什么文字的书的商人、玩弄杂耍的小丑和卖弄风骚的异国女郎。

唯独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看不出年龄的流浪艺人，孤独地坐在往来如

织的行人中。 

他的手没有小指，手指的骨节是那样嶙峋，像昆仑山上高耸的

怪石，皱纹盘卧在皮肤的缝隙，像马里亚纳大海沟般触目惊心，指

甲泛着巨蟒身上鳞片的诡异色泽，指节末端是暗黑森林树丛中枯死

的树根状的厚厚的茧子，还有戈壁上风蚀蘑菇般凹凸的疤痕，最让

人过目难忘的，是在他右手无名指上面带的那枚黑色戒指，一枚毫

无色泽可言丑陋的石头，像险恶人心般乌黑发臭，镶嵌在似乎汇集

了所有苦难的铜质戒托上面，和他的手相得益彰。 

然而，谁都不会相信，正是这样的手，却正在弹奏只应天上有

的美妙乐曲，难以形容这是怎样的的声音啊，一会像秋日九寨漫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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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色掩映下五彩池汨汨流淌的水声，一会像儿童在沙滩玩耍时和着

海浪发出的笑呓，这乐曲让人忘却所有烦恼和忧虑，净化一切邪念

和杂质，心里面充盈的只有爱与希望。人们渐渐停下了脚步，陶醉

在这美妙的乐曲之中。 

“你是用什么乐器弹奏的呢？”我斟酌了很久才说出这句话。 

“锁骨，”他头也不抬的继续弹奏，“人的锁骨。” 

这时候我才注意到，他的手里有一个大约一寸长的东西，夜色

中看不清楚它模样，“是你自己的锁骨吗？”我又问道。 

“不是，是别人的，”他毫无感情的回答，“可以说，是许多人

的……” 

“可是，这不是只有一根吗？”我不能理解他的意思。 

“这只是你看到的。”他突然抬起头，目光炯炯的看着我，“如

果你想听，我是说你真的想知道这锁骨的来历，我可以讲给你听……

但是……” 

“但是什么？”好奇心让我忘乎所以，“但是，你要把你的锁骨

给我。” 

我思忖了片刻，点头答应“好的！” 

 

一 

 

“那时候我还年轻，从病危的父亲那里传承到了这门手艺和这

枚戒指。父亲说，让我去找这世界上最珍贵的锁骨，才能弹奏出净

化人心的乐曲。在我并没能来得及询问父亲，什么是世界上最珍贵

的锁骨的时候，父亲就撒手人寰了。我简单收拾了行囊，开始了我

的漫游旅程。 

我来到一个城邦，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城邦，这里有雄伟浩瀚

盘旋千里的护城墙，有红砖碧瓦庄严肃穆的宫殿，还有沃野千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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疆土。人民安居乐业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忧愁。 

我想，这样蒸蒸日上的城邦里，一定能找到父亲口中那个最珍

贵的锁骨吧，于是我来到最繁华的城中心，询问每一个路人，谁是

你们这里最伟大的人？出乎我的意料的是，每一个路人都给了我同

样的答案，那就是这个城邦的统治者，鲍尔。于是我决定去拜访这

个人民口中的最伟大的人。 

我来到他的宫殿，并告诉他的随从我能用锁骨弹奏出世界上最

美妙的乐曲。经过长时间的通报和安检后，我终于见到了鲍尔，这

个城市中最有权力的人。 

与我想象的不同，他身上并没有威严之气，反而是一个慈祥的

老人，脸上挂着永不消失的微笑，‘听说你能弹奏世界上最美妙的乐

曲，是吗？’他问道。 

‘没错，先生，但是我需要世界上最珍贵的锁骨，才能弹奏出

最美妙的乐曲。’ 

‘你的意思是我的锁骨是世界上最珍贵的，对吗？’ 

‘是的，先生，您受人爱戴，带领人民安居乐业，创造了如此

国富民强的国度，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所以，我想用您的锁骨

为您弹奏，然后用这根锁骨去净化人心。’ 

‘如果你弹奏不出来的话怎么办，我为什么要冒风险损失我的

锁骨呢？’老人威严而不失礼节的反问我。 

‘那么请取走我的一根手指作为交换，您也知道，手指对弹奏

家是多么珍贵啊！’”说到这里，他有过短暂的沉默。 

“他答应您的了吗？”我问道。 

“是的，当我拿到血淋淋的锁骨的时候，抱着非常大的期待，

我以为我想要的曲子就近在眼前了。 

可是，当我开始弹奏的时候，我顿时失望了。 

我从没有听过这么难听的声音。里面有政客尖锐的漫骂声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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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贿人油嘴滑舌的恭维声、有情妇低声的呻吟声、有牺牲者死前的

诅咒声……交汇成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强奸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。 

鲍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露出了那被权利熏黑的嘴脸。 

就这样，我失去了我的小指。 

我真傻，我竟然会相信，权力能净化人心，我竟然不怀疑，一

个玩弄权术的人的锁骨里面，不是长满了良心的蛆虫。” 

 

二 

 

“从那时起，我的手开始变得丑陋不堪入目，我曾试图把指甲

缝里嵌满鲜花，汁液散发出颓靡衰败的残香，像吉普赛女郎那样，

用音符占卜。占卜我用这双丑陋的手，还能不能够弹奏出净化人心

的音符。 

我跋山涉水，翻山越岭，终于来到了另一个国度，他们把它称

作自由之邦。我来到这里，满目是高耸入云的建筑，华丽的琉璃瓦

片步行长廊和整夜流光溢彩的灯火，我在自由之神像下面长久驻足，

并再次询问每一个路人，谁是这里最伟大的人呢？我期盼得到一些

不一样的答案，因为我确信权力在这里并不是人心之所向。 

可是他们的答案让我失望了，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一个名字，

马尼，这个城市里面最富有的人。我敲开了他的家门，并谦虚的向

他鞠躬：‘先生，我能用锁骨弹奏出世界上最美妙的乐曲，能净化心

灵忘掉烦恼的乐曲，所以，我可以进来吗？。’ 

‘是吗，那请进吧。’马尼犹豫了片刻，还是请我进去了。 

‘所以先生，您是愿意把您的锁骨送给我了吗？因为只有最珍

贵的锁骨，才能弹奏出世界上最美妙的乐曲。’我小声的问到，并仔

细地观察马尼脸上细微的神色。 

‘哦，我非常荣幸您这样夸我，先生……哦，当然没问题，’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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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‘如果您开得起足够的价钱的话。’ 

‘先生，您看，我身上唯一值钱的只有这枚戒指了。’我小心的

褪下手指上的戒指，可是他在看到我丑陋的伤疤和残缺的小指的时

候，还是吃了一惊。 

‘我看值钱的是你戒指上的这层镀金吧。’我看到他看到金子的

眼神之时，心便凉了一大截。 

我习惯性的用指甲划开马尼的胸膛，沿着经脉摸索他柔软的锁

骨，胫骨，细小到柔软的耳骨，人类身体中唯有的几块可以弯折的

骨。我常常在想每个人喜欢听温润的话是不是就是因为这几块小骨

在作祟。然后，我只是小心翼翼的拆下了他的锁骨。 

我用手指在锁骨上面游离，锁骨开始发出轻微的响声，然后是

奸邪的笑声、讨价还价的市井之声、破产人家妻离子散的哭泣声、

和员工低声的咒骂声……这些声音汇集起来，让方圆几公里的人听

到都会夺路而逃。 

马尼习惯性的用物质填满内心的空虚，嘴角拉到微笑的角度，

于是他仔细的刮去了我戒指上夺目的光泽，看着戒指上面反射他贪

欲的嘴脸一点点消失，我的心里面竟然一点一点的渐渐释怀，毕竟，

金钱也买不来一个纯净的人心！” 

“是啊，你多知道一个不可能，就多接近一个可能。”我情不自

禁的自言自语。 

 

三 

 

后来，在另一个城市的边缘，我找到了一家匠心铺，这是我听

到的最特别的名字了。补心者不断收集人们的心脏。在心脏正在绽

开还未枯萎的状态下浸泡在药水里面，软化静脉动脉血管，祛除多

余的污血和腥味。用煮沸的沥汤，放了苏打水，把已经风干的的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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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化到炙手，戴上貂皮手套，捏成不同的抽象的形状，这就是一件

艺术品，人们可以透过华丽的造型，欣赏到这颗心最幸福的瞬间。 

这家店的老板就是补心者，她融化一颗一颗的心脏。沥汤里，

有些心脏释放的是快乐，有些是绝望，有些是愤怒，有些是诅咒，

有些是宽赦，有些是原谅。 

我欣赏着每一件她的作品，终于在阴暗的角落里面，找到了一

个绝美的锁骨形状的艺术品，我想，这颗心的主人一定拥有最珍贵

的锁骨。 

‘可以把它卖给我么？’我问道，‘作为交换，您将听到世界上

最美妙的乐曲。’ 

她漫不经心的瞟了一眼那件艺术品，并告诉我你要找的人就在

这里。 

她曾拥有一段最完美的爱情，‘那时候我已经有了这家铺子，可

是遇到他之后，我把自己关在用纸板搭起来的帐篷里，把我的欢笑

痛苦，在乐符中用泪水粘合。猫头鹰啼叫第八十三次的深夜，我拼

出了一块美好的图形。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几何形状，色彩绚烂

到耀眼，比我任何一件艺术品的颜色，都要好看。 

可是，当我送给他的时候，他却央求我拿走他的心吧，他的心

太痛苦了，做一个无心人或许是对他最好的解脱。’ 

‘那我呢？谁来拯救我的心呢？’ 

那夜，她决定把自己和他的心和在一起，她哭了，又笑了，想

着要把它们做成最完美的艺术品，谁也不卖。她用冰块刷洗心脏，

用烘干机烘干，在煮沸的沥汤里面放了苏打水，炉灶里面的火烧得

正旺，她笑着睡着了又哭着醒了。沥汤中的心脏已经完全融化，捏

不成形状。然后她的视界里都是满眼满眼的明黄，火红，鲜红，烧

红了她的脸，烧红了匠心铺，烧红了城北的半边天。她脱下手套，

将手完全浸在滚沸的沥汤里，嗫嚅着，没什么不好啊，红色多漂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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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如今，她站在我的面前，用玻璃熟练的划来脖颈，递给我那

节小小的锁骨，我伸展手指，试图弹奏出美妙的乐曲，可是音符却

七零八落，拼不成曲，忧伤的火苗舔舐着我的良心，原来爱这样脆

弱，经不得爱人心灵的葬礼。 

‘对不起’我说，‘我以为有爱的人的锁骨，是最珍贵的，我以

为，爱能净化人的心灵。 

‘没什么，对一个无心之人来说，我已经感受不到任何感觉了，

更不用说痛苦，亦或者是内疚。’” 

 

四 

 

“那你手里面的锁骨，是哪里来的呢？”我问。 

“那是一个信徒的锁骨。”他说，“我不得不承认，在经历过那

么多之后的我，内心的苦闷，没有人可以诉说。仿佛有什么力量牵

引一般，等我如梦方醒的时刻，我才发现自己身处在朝圣之路上面，

身边的朝圣者，脸上都带着最朴素最原始的表情，破旧的袍子写着

他们来自的远方，只有一些简单的干粮充饥，额头上的尘土被他们

视为最干净的美好。 

空气中流动着凝固的庄严感，这庄严并非是因为高大明亮的殿

堂照出了朝拜者的单薄，也并非金碧辉煌的柱子反衬出人心的渺小。

相反，所有的庙宇进去之后的第一个感觉几乎都是窄小，却幽暗深

邃，别有洞天。那种大智慧大气势，那种神圣无上无可辩驳的气质，

并不需要从感官上来征服人心，而是温和的将你包容其中，由内而

外的感化。 

我行走其中，不由自主，也开始像所有朝圣者一样，一步一拜。

朝圣路的尽头，暗红色的梁柱承载着永远不嫌复杂精巧的织绣品，

悠悠的烛光，空气中混合着圣水的味道，信徒们手持经幡，低声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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诵着经文，表情虔诚纯净。 

等到我真正面对高尚神圣，竟一点也觉察不出陌生和遥远，那

日我刚好听到唱诗班美妙的吟诵，内容是祈祷天下苍生的快乐和平

和，没有半点私欲。 

我想，我真的找到了世界上最美妙的乐曲了吗？ 

是的，当我身边那个信徒倒下的时候，我分明看到他脸上安详

的表情，我们在险恶人世走得太久了，以至于我们听到这些最质朴

的音符的时候，会想起那些曾经在心里希望，却又实现不了的美好，

就在这一瞬间，就像海市蜃楼一般，清晰地在眼前。人本来就是善

良的，这世界可以如我们想象般的好，像是真的，就是真的。我们

一定可以，通过内心的改变，改变自己对世界的感官，再用自己心

灵的力量一点点改变世界。我们像委屈的孩子得到了答案，所以流

下泪来，不是吗？ 

当我熟练地用路旁的石头划开信徒的胸膛，取下那节小小的锁

骨，伸展手指开始弹奏的时候，朝圣路上所有的花都开满了，阳光

在风中碎成翩翩的彩色蝴蝶，远方的雪山和白云涌动成巨大的静止

时间，人心回归神圣和平和。” 

 

尾  声 

 

“所以，现在你要拿走我的锁骨了吗？”我怯怯的问道。 

“你摸摸你的锁骨，还在那里吗？” 

“奇怪，没有了。”当我抬头看他的时候，弹唱锁骨的流浪艺人

的乐声早已经停止，他的背影在昏暗的黄昏中渐行渐远。 

这时候天空湛蓝深远，是画匠笔下的浓墨重彩和诗人喉中的低

吟浅唱，把所有深深浅浅的颜色和抑抑扬扬的声线交织在一起。阳

光一大片一大片地从太阳的横截面断层处溢出，飞溅到树叶的叶脉



◎ 春华·获奖作品选集 

114 

上，屋顶的瓦砾上，还有他翕动的睫毛上。流光溢彩，装好相框裱

起来，像一幅我曾经看到过的印象派画作，又像我从未读到过的一

首诡谲的抒情诗。 

 

后  记 

 

这是在看到小悦悦被车两次碾压，数十个路人竟无人相救的时

候，对社会再一次绝望的质疑的时候，写下的文章。这么久以来，

我一直问自己，到底什么才能拯救这个社会，净化人心呢？是领导

人的几次讲话，空头的号召，法律的严惩？还是物质文明的迅速发

展就能把人们的精神水平带到相应的高度？还是无所不能伟大的爱

呢？ 

我觉得都不能，只有在这个社会中重建信仰，用人心中的那份

纯真、那份敬畏、那份寄托，才能给这冷漠的社会注射入长久的精

神力量吧。 

这可以说就是创作本文的初衷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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